
因为我们今生有缘/让我有个心愿/等到草原最美
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去看那青青的草/去看那蓝蓝
的天/看那白云轻轻的飘/带着我的思念/陪你一起看草
原……

这是军旅歌手和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手———
乌兰托娅创作的 《陪你一起看草原》。 在这

首歌里， 表达了乌兰托娅对家乡的热爱。 不仅如此，
她更爱唱描写草原的歌曲，有《来到草原》、《金色的牧
场》、《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走进草原》、 《多情的蒙古
人》。 是草原养育了乌兰托娅， 给她带来艺术的源泉。
她经过多年的演唱实践， 摸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
风格， 并且给与了准确的定位 ， 声音高亢优美， 富于
感染力 。 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 ， 她多次深入基层部
队， 边防哨所为官兵们演出， 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和
喜爱。 她多次参加歌手大赛， 多次获奖。 如今， 她很
少登台参加大赛， 却成为了评委， 被戏称为 “评委”
专业户。 今年她又被封为中国影视歌曲歌手大赛评委
会副主任。 近日， 记者在总参的一间办公室里采访了
总参某部文化干事乌兰托娅。 她笑着说： “自己现在
是业余歌手， 以前是专业演员。” 她是怎样从专业演
员转变为业余歌手， 又是怎样成为专业演员的呢？

陪发小到音乐辅导老师家
辅导老师说乌兰托娅是唱歌的料

乌兰托娅的祖籍在内蒙古美丽辽阔的科尔沁大草
原。 她最喜欢的草原歌曲之一是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 在她幼小的记忆中， 父亲很少回家。 家中的一
切事情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
中， 最深刻的是农场里的大喇叭， 整天地播放着当时
很流行的歌曲， 有 《乡恋》、 《心中的玫瑰》、 《妹妹
找哥泪花流》， 好多歌呢！ 我就想， 这些歌怎么这样
的好听呢？” 乌兰托娅就默默地学唱着这些流行歌曲。

在乌兰托娅的记忆中 ， 父母经常与同事朋友聚
会。 每次聚会父母都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她姐弟俩一同
前往 。 “我们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 无酒不成
席， 无歌不成宴。 每次聚会大家都是唱歌跳舞， 直到
深夜也不愿离去。 真有点扰民的程度了。” 就是这样
的歌舞狂欢熏陶了乌兰托娅， 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很多
歌曲和跳舞。 那时， 各单位还经常举办联欢会。 联欢
会上少不了唱歌跳舞。 “我父母歌唱得很好， 他们也
是联欢会的常客。 我也时常登台一展歌喉。 有的人不
好意思唱。 我妈就说， 让我家姑娘唱一首吧！ 当时，
我胆子很大， 也不怯场， 登上台就唱歌。” 这也给乌
兰托娅提供了舞台经验。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情， 背地里乌兰托娅还时常
偷听港台的 “靡靡之音”。 改革开放之初， 乌兰托娅
的家与其他一些个别家庭一样， 有了小型录音播放机
和收音机 。 “但是 ， 妈妈不让我听砖头 （录音播放
机）， 妈妈让我听收音机里的歌曲、 评书。 我只能到

同学家里去偷听港台的邓丽君的 ‘靡靡之音’。 我还
抄写一些歌曲， 偷偷地学唱。 我想唱个痛快的时候就
是上音乐课。” 乌兰托娅在压抑中赶时髦。

让乌兰托娅受刺激的是， 她的一位同学在小学毕
业的时候 ， 考上了艺校学舞蹈 。 “我还在傻玩的时
候， 人家已经在她妈妈的教导下学习了舞蹈， 这可让
我羡慕不已 。” 在乌兰托娅上初一将要结束的时候 ，
一位发小要考内蒙古艺术学校。 这位发小邀请乌兰托
娅一起到一位音乐辅导老师家去见面。 这位老师先听
了发小唱歌之后， 又听了乌兰托娅唱歌， 对乌兰托娅
说 ： “你的音乐接受能力和对歌曲的理解要比她
强 （这位发小 ） 。 听音准比较强 ， 适合唱歌 ， 是
唱歌的好料子 。 ” 乌兰托娅说 ： “音乐接受能力
是指耳朵的听力， 就是听音准 。 我的发小耳朵有毛
病， 而我的耳朵没有毛病， 听力好。” 乌兰托娅听到
这位老师的这句话， 像一枚定心丸， 也像一个遥远的
目标。

妈妈反对乌兰托娅唱歌
她的歌声说服了妈妈请来的专家

乌兰托娅记住了这句话， 回到家后， 把这位老师
的话原封不动地对妈妈说了 ： “我要学音乐 ， 学唱
歌。” 妈妈很坚定地说： “不行。 你学什么不好， 为
什么要学唱歌， 这不是正规的工作， 业余时间唱唱还
可以。” 乌兰托娅说： “在父母的那代人里， 还有很
多旧观念束缚着他们。” 乌兰托娅分析， 一是当时家
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她唱歌， 二是她的学习成绩还是
不错的， 应该考大学。

妈妈的反对， 乌兰托娅的执着， 母女俩闹到水火
不相容的地步。 乌兰托娅整天地哭哭啼啼， 甚至不吃
饭， 以 “绝食” 威胁妈妈。 妈妈说服不了乌兰托娅，
决定请妈妈的同学、 内蒙古艺术学院讲师木兰来劝。
妈妈对木兰说 ： “你劝劝我姑娘 ， 不要学唱歌了 。”
木兰说： “你把孩子带来我看看是不是学唱歌的料。”
妈妈带着乌兰托娅来到木兰家。 乌兰托娅给木兰唱了

几首歌。 木兰听完乌兰托娅唱的歌高兴地说： “这孩
子唱得不错呀！” 木兰还劝乌兰托娅的妈妈说： “你
就让她学呗！ 交给我吧！” 妈妈对木兰说： “本来是
让你劝她别学唱歌， 反而你顺着她说。 你说行， 就让
她学呗！” 乌兰托娅跟着木兰学唱歌， 木兰也成为乌
兰托娅的音乐启蒙老师， 正式拜的第一位老师。

乌兰托娅跟木兰学唱歌有一年。 初中毕业时， 乌
兰托娅不准备考高中， 而是考了内蒙古艺术学院里的
中专。 没想到， 一考中的， 成为内蒙古艺术学院中专
生， 专业是声乐。 她说： “考上中专， 也为家里减轻
了负担， 因为有几十元是助学金。 从花家里的钱到不
用花家里的钱说明自食其力了。”

三年中专学业很快过去。 “在毕业演出的时候，
我唱了五首歌， 其中的一首 《黄水谣》 震惊四座。 这
就是音乐的接受能力。 我刚到艺校的时候， 接受能力
还不行， 临毕业的时候， 接受能力突然爆发。” 乌兰
托娅在唱 《黄水谣》 的时候， 声情并茂， 被歌曲里表
现的悲惨场景所感染， 流下了眼泪。 她真情的表演也
感动了在场的老师。 她演完后， 院长对她说： “你赶
紧准备文化课吧， 准备参加高考， 考我们学院吧！”

两个月补习， 中专生变成大学生
部队大熔炉练出淳朴品质

乌兰托娅决定要参加高考时但已经5月了， 离高考
只有俩月。 “我没有上过高中， 两个月的时间怎么能
够补习高中文化课呢？ 妈妈帮我找到最好的学校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 我刚进补习班， 同学们还纳闷！ 快
高考了怎么还进人呢 ？ 他们知道我是考艺术类的之
后， 疑问就打消了。” 乌兰托娅进入补习班后， 听到
老师讲课如同听天书一般， 跟傻子一样。 “我只能死
记硬背语文、 地理、 历史等科目。” 临高考前一个星
期， 乌兰托娅不想考了， 想放弃。 但是， 同学们鼓励
她， 给她打电话： “都到这份儿上了， 你必须得去，
要坚持 ， 说不准一哆嗦你就成了呢 ！” 乌兰托娅说 ：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好人在帮助我， 支持着

我。 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高考。” 当年的7月7日，
乌兰托娅参加高考 。 第一门是语文 。 乌兰托娅说 ：
“我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写完考卷的， 交完考卷。 我
就虚脱了。 从此， 我遇到紧张的时候就虚脱。 这样的
状况持续了四五年。”

高考结束后 ， 乌兰托娅很轻松 。 “我考得太差
了， 不抱任何希望， 也不敢问别人。” 一天， 乌兰托
娅随妈妈去公园练气功， 见到一位研究易经的学者。
妈妈对这位学者说： “给我姑娘算上一卦， 能上内蒙
古艺术学院吗？” 这位学者掐指一算说： “能上内蒙
古艺术学院。” 乌兰托娅也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有
一天， 她碰到一位在内蒙古艺术学院的熟人。 这位熟
人对她说： “你快来领录取通知书。” 1991年， 乌兰托
娅一不留神， 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院声乐系。

三年以后的1994年， 乌兰托娅以优异的成绩从内
蒙古艺术学院毕业。 毕业后， 她到处报考艺术团体。
而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团最先给乌兰托娅录取通知
书。 乌兰托娅说： “我妈说， 女孩子穿军装比较好。
考部队文工团一个最大好处是， 这里的工资高， 我每
月的工资400多元， 比我父母的工资都高。” 其实， 乌
兰托娅被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团录取之前就已经参加
了这个团的演出， 她是这个学院当届毕业生里第一个
有定向单位的学生 。 乌兰托娅说 ： “部队工资虽然
高， 但不能出国演出。 我的同学被分配到地方艺术团
体 ， 经常出国演出 ， 我很羡慕 。 我曾经想转业到地
方 。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妈说了之后 ， 被我妈臭骂一
顿 。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 踏踏实实地当文艺兵了 。”
1995年初， 乌兰托娅正式穿上了武警内蒙古总队文工
团的军装， 成为专业演员。

乌兰托娅说： “刚到文工团的时候， 下基层的演
出特别多。 每次我都以饱满的热情， 为基层的战友们
歌唱， 战友们热烈的掌声让我特别兴奋。 战友们鼓掌
我就唱， 一首接一首的唱。 好多次慰问演出回来， 我
都几天不能说话， 但心里还是很美！” 一年多的演出
下来， 乌兰托娅在感到无比快乐的同时， 也逐渐发现

自己的歌唱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乌兰托娅拜师时吃晕车药发作
首考军艺落榜， 遭车祸险断送艺术生命

她上大学时认识了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
习的冉炜君阿姨。 冉炜君对乌兰托娅说： “你不能总
是这样下去， 应该继续学习。” 冉炜君提议， 愿帮助
乌兰托娅联系军艺老师。 这是乌兰托娅所期望的。

1995年年底的一天， 冉炜君带乌兰托娅去解放军
艺术学院与孟玲老师见面。 孟玲老师是著名声乐教育
家。 王宏伟、 刘和刚等著名歌唱演员都是她的弟子。
乌兰托娅说： “我有晕车的毛病， 现在还有。 坐别人
车的时候 ， 不在状态时就晕车 ， 自己开车不晕车 。”
那天， 乌兰托娅事前还吃了晕车药。 到了孟玲老师的
琴房之后， 晕车药发作。 “我晕晕乎乎地唱完了五首
歌。 ”孟玲老师听完乌兰托娅唱的歌之后，说：“这孩子
的条件不错。 ”孟玲老师很痛快地收乌兰托娅为徒了。
乌兰托娅拜孟玲老师为师后 ， 她每两个月从呼和浩
特市来北京待两周 ，向孟玲老师学习声乐 。 乌兰托
娅说 ：“那时 ，我不买衣服 ，不讲究吃喝。 我的工资基
本上都用在了学习上 。” 跟孟玲老师学习两年以后 ，
孟玲老师对乌兰托娅说： “凭你的条件， 应该报考军
艺了。”

1997年是乌兰托娅祸不单行的一年。 4月， 她乘兴
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 。 她精心准备了几首歌
曲， 也获得了主考老师的认可， 但是， 当她报名的时
候， 被告知不能报名。 乌兰托娅说： “我当时不知道
以个人的名义是不能报名的， 要由组织报名。” 等乌
兰托娅报名时为时已晚。 她只能扫兴而归。 5月4日，
她随文工团到武警内蒙古包头支队慰问官兵演出。 她
说： “我们到那里不仅要演出， 还要培养基层的文艺
骨干。” 在回来的途中， 她们的车与一辆银行的车相
撞。 乌兰托娅坐在副驾驶员的位置， 结果大腿骨折，
脸部受伤严重 。 她说 ： “我的恢复功能比较好 ， 现
在 ， 一点都看不出来受过伤 ， 脸上的疤痕都看不出

来。” 她说： “当时， 这次车祸险些断送了我的艺术
生命。” 经过抢救， 乌兰托娅从死神那里回来了， 可
是， 她的腿不能走了， 只能拄着拐杖。 “我不能拄着
拐杖演出呀 ！ 部队的医院想出了很多办法救治这条
腿， 也无济于事。 我妈很着急， 四处打探， 找到了一
个治骨折的偏方， 只有120元。 我用了这个偏方， 很快
就扔掉了拐杖， 重新走上了舞台。”

乌兰托娅两次考取军艺学习专业不同
她从专业演员变为业余歌手

1998年4月， 乌兰托娅拖着还打着钢钉的伤腿， 再
次报考军艺。 这次是武警内蒙古总队以组织的名义为
乌兰托娅报考。 乌兰托娅说： “是我坚强的行动感动
了总队。” 乌兰托娅以优异的成绩被军艺音乐系录取。
军艺毕业后， 她到解放军总参某部工作。 面对她的第
一场演出， 就是2003年6月在非典时期慰问驻京部队。
“当时， 我唱了 《一帆风顺》 和 《蓝色的故乡》。” 乌
兰托娅说， “看到战友们， 我的身上就充满了力量！”

在她参加的众多慰问演出中， 2005年到河南某连
队的演出让她记忆犹新。 这年中秋节期间，“大家基本
上是下车就表演，上车就睡觉，太累了。 ”乌兰托娅说。
她们的小分队到的最后一个慰问点， 是个非常偏远的
连队驻地 。 她和小分队的队员们为战友们唱了很多
歌。 那地方蚊子很多， 晚上， 驻地的战友们把最好的
蚊帐给她们用。 第二天临行前， 战友们流着眼泪，拉着
她们的手说，好久没看到这么多人和精彩的演出了。 那
一幕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乌兰托娅的脑海中。 “我到现在
还想再去看看那些战友们，他们真是太辛苦了！”

之后， 乌兰托娅又一次报考军艺文化组织系， 再
次成功， 这次注定了她从专业演员改变为业余歌手、
文化干事。 如今， 乌兰托娅已经是一个有着20年军旅
生涯的老兵了。 在做好上级交给的工作的同时， 她一
有机会就参加各种演出， 为基层的战友们歌唱。 “能
为亲爱的战友们而歌 ， 我感到特别光荣 ， 特别自
豪！” 乌兰托娅说。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 文/摄

军旅歌手乌兰托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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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托娅身着蒙古族服装正在演出 乌兰托娅演出后与伴舞者合影 乌兰托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乌兰托娅与本报记者合影着军装的乌兰托娅


